
方博士， 

         您好！ 

         我是新语丝的忠实读者，也是方博士的粉丝！您的科普文章和书籍，我几乎期期不
落，内容的科学性令人敬佩！ 

         今天翻阅新语丝时，突然发现我的名字出现其中 – 北京大学周德敏 13篇文章造假记
录 – 着实吓我一跳！打开链接，发现其内容文不对题，先是长长的与我不相干、不知所云
的内容，最后一笔而过我在核酸化学研究的一篇文章，而其它所谓 12篇文章完全没有提
及，另我困惑和不解，也无从得知和检验。 

        为了维护新语丝的严谨性和科学性，我想就文末一带而过的核酸化学研究文章做个说
明，并附上相关的两篇文章及我给核酸化学研究编辑的信，由您和新语丝读者独立判断。 

        我在 2009年在 RNA杂志发过一篇文章，发现并报道了一些奇怪现象 （见下图和附件
RNA文章） - 用慢病毒载体包装 shRNA和 dsRNA时，病毒载体的滴度差别很大，直接影响
小 RNA的递送效率，并带来相应基因敲低实验的不确定性。

       

     



 

文章发表后（我即是该文的第一作者也是通讯作者），我一直对这一现象和背后的分子机

制百思不得其解！ 

         之后我安排研究生对这一现象进行深度挖掘，经过两年的努力，我们终于找到解释这
一现象的实践和理论解释，将其命名为 strand antagonism，并发表在 2012年的 NAR上。
为了总结分子机制，我们在该文最后画了一张图，将之前 RNA文章百思不解的、散乱在
至少五个图表中的病毒滴度差异化的数个小图，通过这一机制串联起来，方便 reviewers
和读者形象的理解 – 就像化学分子成药性研究中的构效关系图。 

  

         我在 NAR文章中数次引用该 RNA文章 – 仅在解释该分子机制图的一小段文字里，三
次引用了该文（文献 8）；而且跟 NAR编辑清楚表明，我就是有意识地重复利用这些分散
的小图，并重新排列组合并通过箭头，构成一个有内在联系揭示 strand antagonism的一个
全新图。 

         我相信方博士以您深厚的分子生物学功底，以及其他熟悉 siRNA病毒载体包装和递送
系统的科学家一看即明白此图的意义！这绝不是简单的复制，有意识的重复是为解释其内

在的规律。其实，我想指出 - 上图中未被标注的右边两个小图，也在 RNA文章中出现，而
且是多次出现！写信人可能有意识忽略掉这一点，目的是误导读者。 



 

再次感谢方博士！我也特别珍惜这个机会以正视听，维护新语丝网站的严谨性和科学性！ 

 

周德敏 

2022年 2月 4日 

 

 

 

附涉及的两篇文章和我回复 NAR编辑的信，见附件。 


